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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简单地说，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，也不是什么大毛病，

就是打嗝，不停地打，开始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，后来发现成了

毛病。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，包括别人打嗝。通常偶尔打打也

无所谓，但是要是打上两天，一个星期，十天半个月，事情就很

麻烦。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，身体不断抽搐，拿不稳东西，

拉断灯绳，写字总是出错。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，抄抄写

写，影响工作，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。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

一年吧，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痊愈了。我记得开始的时候，我的

嗝像别人一样响，直着嗓子，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。那

时我们办公室的人你呼他应，大家彼此彼此，很有点郊外的田园

景象。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，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，很

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，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。我不能说像小狗，

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。我叫李慢。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

叫我慢的时候声调有了变化，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

中的人。我觉得没道理。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，希望接到唐漓的

电话，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零。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，

不是没听见，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。凭什么呢，

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，至少听声音如此。当别人还在一片鹅

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，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。我注意一

日三餐，进食很少，不吃有刺激的食物，以粥为主，辅以饼干，

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。当然，我持续的时间长，这点我承认，但

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。

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，也不是特别不规矩，按照西方“新

闻就是妇女、金钱和坏事”的标准，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，也就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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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倾向而已。报社挂靠在一个部级单位，在地下室二层办公，那时报

纸已停刊了，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费。现在我还记得大

楼的模样，灰色调子，内向，建于五六十年代，显然考虑了战备要

求。有多层地下室，结实，甚至固执，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

也没自卑感。地下室结构复杂，房间又高又深，接近天顶有一扇横

窗，似乎从未打开过。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一直没打开过，没人够得

着。窗外是高墙风道，上面有水泥护栏，看上去像战争掩体。阳光有

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，尽管非常短暂，仍可看作某种

来自天堂的光亮。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，它极易被忽略。

闲着没事，人们打牌下棋聊天，传一些小道消息，我有时凑

上听一耳朵，更多时候独自抽搐。后来觉得总得找点事干，于是

开始打扫卫生。地下室空气不好，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，到

处是浮尘和废弃物，有些角落不能动，一动就有一股霉烟升起。

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，多数已经坏了，少数勉强亮着。许

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，能听见低频的轰鸣，不时有水珠从

上面滴落。我的动作非常轻，怕影响别人，几乎类似小偷小摸，

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。尽管如此，我

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我记得大约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

的。

没人能让李慢停下来，有人让李慢回家等消息，说一有消息

立刻通知李慢，绝不把李慢落下。但那时李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，

听不见别人说话 当然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

朵都十分灵敏，只是李慢充耳不闻，像没听见一样。为了尽量不

影响大家，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，动作也越发轻灵。打湿了的灰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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尘味道醇郁，芳香扑鼻，以致李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，

似乎有一种疗效。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

同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，稍后就浑浊了。李慢后来从

中医那里证实，阴湿软虫败火祛滞，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。李慢

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，因此欲罢不能地深呼

吸，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。或者要么就是人们打牌吵的。干

不完的活，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、柜子、抽屉、报纸堆，然后扩

展到别人的，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。有些房间已没人，可以放

手干起来，可以与虫子长时间对视。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

，但显然不是蚯蚓的虫子，类似蚯蚓 。

事实不容否认，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，以致空气也有所不

同，能感到水的湿度，类似一种清新剂，就是霉味太大了。由于

不通风，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，久久不散，这

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少折扣。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

的通风窗，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。李慢想要打开天窗，但

是天窗太高了，必须有梯子才行。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，所有可

能的地方都转到了，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。李慢自己没办

法扛动，就找门卫帮忙，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，本来已说成了，

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，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。门

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，没发现什么重大可疑之处才算了事。

李慢不甘心，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，挪动办公桌，桌上面放

椅子，还是够不着，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在上面。这样非

常危险，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，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

蹬梯爬高的游戏，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。李慢爬上爬下，反复演

练，有时一筹莫展，有时孜孜以求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，

因此进展十分缓慢。窗子已锈死，根本打不开。敲。震。李慢到

得越来越早，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，恢复原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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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什么也没发生。劳动创造了人，这话不假，李慢学会了使用工

具，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，钳子、改锥、撬杠，甚至小钢锯，

有些是李慢花钱现到五金店买的。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，咝咝

扯锯的声音不好听，但是非常均匀，李慢知道怎样用力。李慢早

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但现在他觉得自己

就像钳工，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

手艺，如一个 他会拆洗自己的自鞋匠，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

行车，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。

某个潮湿的早晨，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，打开窗的那一瞬间

李慢十分激动，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，看到了通风道，高空一扇

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，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，说

不上金光灿烂，但完全称得上夺目。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，

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。天非常窄，只有一线天，没有云，

能看见气流忽忽飘过楼顶，像刮风一样。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

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，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，

相看两不厌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。结果正想着李慢蹬翻

了凳子，脚底一下悬空，凳子稀里哗啦掉在地上，有一种劈了的

声音，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。李慢吊在天窗上，事实

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，但李慢吓坏了，

根本不敢往下看，竟然慢慢向上爬去，后来骑在了窗子上。李慢

不知吊了多久，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，也可能更长。后来当

然了有人来上班了，陆陆续续，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

无不惊讶莫名，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。每到一个人，开

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，然后问是怎么回事，再后就是笑，好像

李慢十分有趣，谁也没想到李慢可能是寻短见什么的。

李慢也不急，反正肯定会得救，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

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呆会儿，看看新到人的惊讶面孔。李慢不再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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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人能让李慢停下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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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新人的问题，问什么都不说，用不着他说了。没人理解李慢为

什么要这样做，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。李

慢不说话，样子非常无助，甚至是痛苦的。人们只是一味惊诧，

兴奋不已，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，是一只猴子。这也不能

怪大家，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，紧紧抓住窗棂，侧头向

下看，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，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

好奇。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，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，当然是

做戏给新到的人看的，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。新

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，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

快点来，报社出事了，来吧，来了就知道了，快点。

人们扔水，吃的，瓜子，面包，我认为他们太过分了，一样

也不接。他们寻开心，当我是猴子，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在脖

子上挡挡风，我不接，看着他们。我能怎么样呢？他们愿意开心

就开心吧。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，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，比他

们还高出许多，就好像在笼子上面，看他们也一样。他们愿意开

心就开心吧。我一点也没觉得冷，什么也不要。直到两个年纪大

点的女同事到了，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，把椅子放好，有人

站上去，把我抱下来。

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，半天缓不过来。女人心肠就是好，对

我嘘寒问暖，打来热水，泡上茶，放了冰糖，说冰糖有利于血液

循环。我觉得饿了，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，早晨我没

吃饭。我提出申请，立刻得到了满足。吃着热气腾腾的方便面，

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，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。吃饱

了嗝就打得响亮，是没办法的事。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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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，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

涌进来，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，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

题。人们劝我回家，让我以后不要来了，有这么多人坚持，不少

我一个，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。我不是为了钱。我愿和大家

在一起。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，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

还能见到阳光呢，那该有多好。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，没多穿衣

服，甚至要求关上天窗，让我伤心。她们平时怎么说的，老抱怨

抽烟的人多，呛人，现在问题解决了又抱怨冷。人们批评我，说

我多事，有人甚至说：慢，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！听上去不怀好

意，我听得出来。我真的去关了，不是赌气，我觉得人们说的也

有道理，窗子不能老开着，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，这事我想就由

我负责吧。我还有一个私心，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，事

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，由于冷风，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

消失了，而且还有了食欲。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。

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，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，我不知

是否能够消化，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，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

得这么做。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，我编文艺副刊，像过

去一样审读来稿，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，提出意见，将稿子退

回，告知报纸已停刊，何时复刊另行通知。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

的可能，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，还在做复刊的努力。

我知道这不太容易，但我愿意相信，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

信心。

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。是个好消息。

或者也是坏消息。真的要离开了。

消息传出，地下室走廊排起了长队，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，

以至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。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

作，其实没有。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作贡献，有抱怨也埋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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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里。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，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，

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。没什么人聊天，都默默地等着，

抽烟的人多，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，吞云吐雾。女同志就

有些受不了，大声咳嗽，乃至变了声，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：

“你们别抽了行不行？少抽点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！”

干咳，沉默，没人应声，烟照抽不误，烟头明明灭灭，没人

掐掉。个别人在角落沉溺于交谈，声音很小，但十分专注，根本

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、嘤嘤的啜泣。不能只有哭泣，在哭泣中或

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，需要有人专注交谈，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

哭泣。交谈的人是过去报社的两个风云人物，消失很久了，以致

有传言他们去了海外。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，原来也看重这笔

钱，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。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，有钱了

才现身，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。工作

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，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，不属于芸芸众

生、柴米油盐。不需要他们，又需要他们，说不清，他们高深莫

测，一支接一支吸烟，时高时低抑扬顿挫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

感到某种虚幻的力量，甚至某种安慰。

队伍缓缓向前移动，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。每人两百块钱，

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？必须尽快找到工作。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

让人绝望，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：人事冻结，不进

人。没什么说的，只能是吸烟。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，不然地下

室会像失火了一样。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，有人怀着身孕，

抗议吸烟但是无效。黑暗中咳嗽中仍有人在打火，互敬互让，好

像充耳不闻。

轮到我了。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，我没听清谁怀了孕，

所以都可能怀孕了，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，好像我更

应该受照顾。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，有两屋楼那么高，实际上是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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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页

通了两层地下室的一个特大房间，上面管道纵横，又高又旷，四壁皆

白，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，甚至高出地面。这间房我从没进去

过，因为一直上着锁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儿

光线 ，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。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，

就在我头顶上，一直打在对面墙上，能看见光线里密度很大的浮尘，

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。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，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

声，甚至听到某种回音。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，一张临时的桌

子，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，都穿着蓝大褂，面无表情。有回音地提

问。回答。确认。签字。我领到了信封，离开，又转了回来。我问：

饭票是否必须花掉，可以退吗？回答是肯定的，不过得到上面行政

处，现在不行。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，中间又停了一下，

声音立刻消失，好像试音一样。我看见墙角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

作，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，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，它飞快地吐了一

道丝，滑向另一端，像空中飞人一样，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，

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。

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，也没回办

公室，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。我想回家。我想家。楼梯黑洞洞的，

灯泡早坏了没人给安上，上面有水滴落，我不躲不避，没有感觉。

某个瞬间，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倒下，一点也不突然，好像很慢很

慢地倒下。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，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

清，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的事，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，也没觉

得疼。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儿，非常安静，也不知睡了多长时

间，可能不会太长。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，像灰尘一样，我想我

不可能绊倒后面的人。是的，我被一脚踢醒，立刻站了起来，站

得稳稳的。是个女同事，吓得尖声大叫，我说我是慢，慢，女同

事头也不回，一溜烟跑上楼，她是那时哭泣者之一，我想可能怀

孕的就是她，她怎能那么跑呢？我不信仰宗教，没有上帝，所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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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能呆立一会儿，然后慢慢爬楼，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。挨到了

上面，大厅人多了，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，这会很难为

情，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。我勉力穿过大厅，本想一直昂首挺

胸步下大楼台阶，结果很不如意，还是使用了手。

四

我置身在冬天的风中，人有点残疾，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

看不大出来。那年虽然已是十二月，但空气中仍残存着某种刺鼻

的味道，有地方在烧干树叶，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胶皮或机油味儿，

履带的痕迹依然明显，油污也尚未除净。我们去万寿路，沿长安

街一直向西，那时树上还挂着稀稀落落的干树叶，不时飘落一些，

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。我骑自行车四处奔波，寻找一

切可能的关系，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，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，

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，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。我不能怪他们，我

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，只好报出姓名：我是李慢。我的名字通

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，一说人们就想起来，好像想起的不是

一个人而是一种事物。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，答应一有消息就通

知我，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。那时还没有职介所，报上招聘启事

一时全消失了，只能靠老同学。

到了万寿路，拐入一条斜街，开始陌生起来。我下了车，掏

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，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，心

也挺细，怕我找不到地方，给我画了草图。收起条子，继续向北，

向西，又看了一次条子，向北。路已有点荒，看见了城市的河流，

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，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。按图

索骥应该就是这里。院子很大，四周空旷，墙头插着碎玻璃片，

玉米秸在上面飞扬。院门破落，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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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铜牌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。没有传达室，也没见到一

个修理工，院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的残骸，上面落满灰尘，好

像很有年头了。一排平房，一座二层简易楼，是平房上的加层，

看上去摇摇欲坠。我进到了楼内，马上又出来了，里面空空如也，

只能上二楼了。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没提到汽车修理厂，我奇怪

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，后来才明白是

一家民办机构，那时的 或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，叫中国　

中华 的比比皆是，听上去非常响亮。

楼梯外置，陡峭，摇摇晃晃颤颤悠悠，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。

我的腿还没好利落，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，几乎忍不

住又要用手。提心吊胆到了楼上，进入简易活动板房，里面还不

错，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，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。

房间明亮，分隔成不同区域，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，办

公桌清一色的灰，富于质感，线条明快，接待室墙上贴有“文明、

祥和、敬业”几个大字，下面是蓝色小字。我找的是所长，同学

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，所长是他的哥们，尽管如此，

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成。

五

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，人太小了，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，

老板椅升得很高，让人想到幼儿园；一只眼呈暗红色，有点斜视，

是很陈旧的沙眼，以致眼白也给浸红了。他显然注意到了我诚实

的表情，不耐烦地问我：

“什么事？”

我递上条子。

所长看了一会儿，似乎仍在生我的气，没显出一点热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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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简历吗？”

我赶快呈上。所长看简历，我看着所长，没有想笑的感觉，

如果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。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，样子

有点挺拔，如果椅子合适，不坐那么高，事实上所长挺有威严的。

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所长问我。

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，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，谈到了简

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。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，我以为

找到了知音，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：口语，枯燥，有自己的

美学尺度。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，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，

后来拿起电话，开始拨号，我只好停下来。通了。但是显然没人

接。所长又拿起条子，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。

我说了实话，同学朋友的朋友。

“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，我需要人，但不需要写文章的

人，也不需要诗人。”所长斜视着我，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，

“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，你可以先留下来，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

作性质，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，带着项目来或者

有特别的背景，我这儿不是国营单位，没有工资，得靠你的项目

挣。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合作，我提供平台，一切合法手续，

工作证、介绍信、公章、营业执照。名片你可以随便印，挂什么

头衔都可以。当然，你不能印所长，如果你的项目有潜力经过我

允许可以印副所长，我这有许多副所长；都没有工资，也不要档

案关系，但要收取一定的风险金。你干出效益，所里按比例给你

应得的提成。这样，你先看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吧，喏，就在墙上，

你看你能干点什么。”

没有工资我的心立刻凉了，但我还是站起来，我看到了平生

第一次看到的东西：企业法人，营业执照。

主营商业调查市场评估产品鉴定专利申报兼营国内外贸易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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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零售广告标牌印制钢铁建材化肥机械电子农机食品维修化工油

料服装百货文化园林绿化⋯⋯

一口气没上来我就坐下了。后面还有一长串，我断句还可以，

只是体质太虚，类似低血糖。

“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，而且是无限公司。”

“什么叫无限公司？”

“就是没有限制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您看，我过去 ”我已经说不出口。

“将来也许我们会办份内部小报，但现在还不行。这样吧，我

这儿现在有一些别人正在做的项目，看看你能做点什么，先给别

人拼拼缝儿，做点具体业务。一般我不干涉别人的项目，你是我

的朋友介绍来的，我可以跟项目经理说说，不过，你最好别再跟

人谈诗，千万注意这点，懂了吗？”
”

“我也没想谈，我以为您

“是，我写过诗。”所长的嗓音像他的沙眼一样。

所长的水杯干了，要喝水，下地有点费劲，我赶快起身拿起

热水瓶给所长倒上。所长喝一种很香的茶，几乎有种芳香烃的味

道，以致我觉得也有点渴了。所长给了我一些项目说明书，介绍

了所里正在开展的一些项目，我看到有入户储蓄调查，市场分析

问卷，这些都太专业，所长自己就先否了，最后推荐我去《北京

餐饮指南》项目组。

我大致听明白了，《指南》看上去是一个权威机构的餐饮市场

调查，实际上是编纂一本收费的工具书，也就是书业广告。社会

调查所的调查员以市场调查为切入点，到北京各个餐馆调查经营

状况，收集经营理念，汇编成册，刊登地址、电话、法人介绍、

经营特色，凡收入《指南》的餐馆按字或页收费，少则五百元，

多者不限，调查员每拉到一家餐馆，按 比例提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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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个策划非常好，”所长说“，北京有不少于十万家餐饮，市

场非常大，这事对你应该没什么难的，就是辛苦点，得去一家一

家跑，但是收益也大。拉一家餐馆你就能挣五十元，两家就是一

百元，你要是⋯⋯”

所长算了一笔账，沙眼慢慢充血，变得猩红。

“没有别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你还想干什么？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我这可是照顾你了。”所

长不太高兴。

六

接受这份工作差不多是在过了一个多月之后，其中忘了一个

星期，想了三个星期，慢慢地适应了自己的想法。在街上小商亭

的标牌证件制作部订制了工作证，加急，我希望快点，结果当天

就做好了。回所里盖章，还是钢印，字迹清晰，挺正规的。我挑

了最好的皮质，深棕色的，是我想象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所

的工作证模样，最初我还认为它们真的有某种关系，我相信别人

也会这么想。印了名片，在项目经理与调查员之间犹豫再三，最

后选择了后者。这两项花去了我九十多块钱，不过我还是挺高兴

的，毕竟我碰到谁都可以说有工作了，而且是在中国社会商务调

查所工作，听上去层次还可以，一点也不比编辑记者差，甚至更

具有种高高在上的神秘气息，只是“商务”二字不太喜欢。

交了三百元押金，这让我心痛，是我一直最不能接受的。没

有工资我想通了，跑餐馆我也想通了，还要交押金真是想不通，

这辈子我是不会对别人说的。所长把我领到《指南》项目部，交

待了两句就走了。项目经理是个胖子，懒洋洋的，给了我项目说

明书、调查表、合同单，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打电话，一个接一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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